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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

刚晓

假期已经结束了，大家假期过得好吧？有没有到亲戚、师友处去走走？去了～～好啊，师友

招待你们，你们是不是把人家拿出来招待你们的一盘腰果全吃了？把整盘糖果、瓜子都嗑光了？

一个个都是小吃货噢～～以后往来要注意这些细节。我可惨了，一个人守在这里，中间还有两天，

准备下来吃饭了才知道厨师也回去了，嘿……

今天呢，是新学年开学。咱们呢，有新同学，有老同学，新同学呢，还没有到入学考试的时

间，赶上开学典礼，就先来感受下佛学院的氛围。

不忘历史

有些事呢，咱得反反复复地说，就是历史，“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这是列宁说的，当然，

我们可以作不同的解释，比如说理解成“忘记是背叛的开始”可能更好。咱们说历史，就是为了

缅怀先辈大德，努力把他们所开创的事业灯灯相续，传承下去。

1946年的时候，当时太虚法师让演培法师、妙钦法师二位过来办了武林佛学院，演培法师

讲《俱舍论》，妙钦法师讲《国文》，还有仁俊法师和若瓢法师二位。仁俊法师是教务主任，若瓢

法师教书画。妙钦法师只讲了很短一段时间就溜单回福建了，太虚法师就又派了会觉法师过来作

院长。巨赞法师 9月 28日到武林佛学院来讲座了一次，讲的是《论自得》，后来登在《海潮音》

第 28卷第一期上。咱们的《杭州佛学院》介绍册上说巨赞法师是创办院长，那是错的。其实有

好几个地方都这么介绍，说他创办了武林佛学院。不对的！1948年巨赞法师回到杭州，现在知

道了，他其实是地下党，为了解放杭州所以回来做先遣工作的。当时灵隐寺方丈是却非长老，巨

赞法师是却非长老的弟子，是 1931年在灵隐寺剃度出家的。巨赞法师是个很有才的人，所以却

非长老让巨赞法师当院长了，巨赞法师仅当了几个月院长，只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把武林佛学院

给解散了。当然，主要原因据我分析有两个，一个是战乱，48年到 49年，内战形势吃紧，这几

年我看到了好几篇回忆 5月 3号解放杭州的文章，《浙江老年报》上公开发表过 2 篇，网络上能

找到不少篇呢，说 48年的时候，已经地下党活动很频繁了，不过是老百姓不知道而已。巨赞法

师呢，他完成共产党交给的任务后不在杭州呆，就离开了。另外一个原因是 1948年却非长老去

世，办学经费就有点儿紧张了。（后注：根据又见到的资料，巨赞法师其实是创办人之一。以后

当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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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武林佛学院出的学生，比较知名的有自立法师、幻生法师等，幻生法师给我还打过交道，

当时我给他寄杂志，他回给我《沧海文集》，硬黑皮儿、精装、三册，这是幻生法师自己的著作。

现在我知道还在世的武林佛学院学生，还有妙峰法师（生于 1928年，现在美国）、唯慈法师（生

于 1925年，现在菲律宾）、性海法师（生于 1927年，现在台湾，是金门佛教会理事长，台北慧

济寺主持）等，咱们径山寺边上村庄里还有一位周正文先生，也曾在武林佛学院读过书，现在生

活实在困难，毕竟出过家，有这点儿佛缘，现在灵隐寺就每月补助他五百块生活费。去年冬天在

径山寺开会，原计划是上午的会，结果统战部领导、光泉法师他们耽误了，下午才开会，趁上午

这个空儿，我就去看周正文先生，但我看的时候，他说不清话了，我啥也没有问出来。

杭州佛学院是 1998年正式招生开课的，当然了，当时杭州市民族宗教局给批的名字是叫杭

州佛教僧伽进修班，2000年的时候，已经有一定规模了，民宗委同意改名杭州佛学院，但在正

式批文没拿到的时候，加了个括号“筹”，到 2006年国家宗教局才正式批准成杭州佛学院。尤其

是 2009年我们主校区到了法云校区以后，直到现在咱们有了艺术院、外语院等，还设立了女众

部。我们现在已经打报告给国宗局了，要把我们的研究生院正式批一下，这样我们就可以授学位

了。年前的时候我去北京沟通了一下，基本上国宗局他们已经口头答应了，国宗局副局长说随后

让四司他们过来考察一下。但我们刚回来不久，令计划被逮了，国宗局主管教育的副局长牵扯到

了，现在我们没法联系上他了，所以事儿就耽误了下来，批文还没有拿到。中国嘛，是一个人情

社会，换个领导，很有可能得重新再走一遍流程，但总是有希望的。

在佛学院学什么

各位同学，年纪还都不大，小的二十啷当岁儿，大的三十多点儿，这跟社会上是一样的，社

会上进入大学到研究生毕业，也是这么个年龄段儿。按说这个年龄的人，对于在学校该干啥，不

用说的，但因为咱们特殊，所以我稍微说几句儿。

首先当然是学习知识。对于佛教来说，就是其教义和教理，教义是啥？就是释迦牟尼佛这样

说，像四谛、八正道、缘起等就是啊～～而教理是啥？——释迦牟尼这样说了，说了这些东西，

他为啥要这样说呢？也就是说，教理是解释为啥要这样说、为啥要说这些，为啥要说八正道？为

啥要说十二缘起？十二缘起为啥是无明第一？等等。教义是信徒接受的，它的形式比较散，咱们

常说“十二部经”，这都是释迦牟尼随缘而说的，有人问啥他就说啥，人咋问他就咋回答，他不

刻意地来说。教理就不是了，它是把教义作为基础，给它组织起来，让它系统化。教理不一定是

教义，但教义一定是教理【教义是是啥，教理是为啥，但我们在语言习惯上，为啥是包含是啥的】。

这些东西是咱们当然的所学，这是一个佛教徒的本份，这是咱们的份内事，这些要是不知道，

就有愧于释迦牟尼佛，对不起咱们穿的这身僧装了。

还有些知识也得学点儿，像社会学、哲学，甚至自然科学等等，这些东西毕竟是咱们弘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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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缘。“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嘛～～虽然这是“子曰”的，但很实在。不知道这些行不行呢？

在现在这个时代，还真不行。不过，咱们也没把这个当成主课，是要大家了解了解就行了的。学

这个能够开阔我们的眼界、长我们的见识——说到见识了，我就说一点儿佛学院的布局，当然了，

以前佛学院是地方上批就可以了，后来国家宗教局把这个权力收上去了，不让地方批了，必须国

宗局批准才能办佛学院，为啥要收上去？他们说就是为了解决布局问题。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

是骨感的，这个问题其实国家宗教局并没有解决好。东南一带佛学院好多，西北、东北还是办不

起来，我们河南办了一所，死不死活不活的。地理位置很重要的，佛学院办在城市、办在深山里，

完全是两回事儿。办在城市里，就决定了你的见识、眼界，你办在深山里，而且还不是名山胜地，

四大名山还行，你要是太偏的话，鬼影都见不了几个，就限制了你的见识、眼界，都会成为你弘

法的障碍。对于个人修行来说，三千大千世界，无处不是道场，但对于弘法利生来说，差别可大

了。

同学们都是从小就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有些还上过大学，都这样一步步过来的，对于学

知识都知道。我想说的是啥？是理想的建立、是气度的培养。这反而更重要。

我的一点儿所谓经验

我是河南豫西山区人，老家是一个鸟不拉屎的穷地方，山西、陕西、河南交界，我们县是国

家级贫困县，现在这位书记，在位这几年，把我们的国家贫困县帽子搞掉了。本来每年给国家贫

困县有扶贫款，帽子没了，这笔扶贫款就不给了。国家贫困县国务院各部委有任务要对应支援，

我们县是交通部支援的，交通部就是修路嘛，给我们县的路修的很好的。这几年也不修了。县里

不少人议论说，我们还要争取把国家贫困县的帽子再拿回来。这确实跟江浙一带人不一样，这边

儿在争经济百强县什么的，我们那儿在争国家贫困县。

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人，那是一个啥样儿的时代？物质匮乏、精神单一。好在我没受过六十

年代大饥荒的洗礼，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苦难——文革，我也是擦肩而过，对它没啥明显的记忆，

八十年代那会儿的思想解放倒是赶上了，可毕竟当时还有点儿不谙世事、不大开窍……说起来好

像很平淡似的，但仔细回想一下，确实是很惊险的。

我家里，我大哥和我，是我们兄弟中学习最好的，我的老爹就一心逼我们出人头地，从小就

逼我读书要写读书笔记，要写日记等等，对小孩子来说，这是很痛苦的事儿，不过，这也让我养

成了动笔的习惯，这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不过，冥冥之中，出家前的日记没有保留，在我出家

前两年，我也不知道为啥，莫名其妙地把日记都给撕烂烧了。出家后的日记，基本上都在，现在

在九华山十年里的日记，大多都在，九华山保存了一些，那年我回去，还有师父开玩笑说，“等

你死了我们好拿这些来纪念你”，啥时候死还能有准谱？我目前没有这能耐。还有一些在灵山被

我三师兄给烧了。在杭州的日记，已经全在电脑里，其中有两年多时间的，因为电脑出了问题而



学知识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

- 217 -

丢失，所以我把其他的都拷到移动硬盘了。

我上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宋宏宽老师，他是教物理的，可是对我呢，却还干了语文老师该

干的活儿，他把我的小文章拿出去投稿，使我挣了几个稿费，虽然是小钱，但我很高兴。一直到

后来，我写了不少所谓的文章，不过，毕竟阅历不够，这些文章也没有影响，以致于连我自己也

想不起来当时就写过啥。出家不久我还曾敝帚自珍，保存的剪报随身带到九华山，后来又带到杭

州，但最终也不见了。我在编辑《甘露》的时候，经常给照片、图画配些小诗，当时金胜华老师

还劝我把这些都给保存起来，说以后可以结集，当然啰也没有搞成。从体裁上说，诗歌、散文都

有，甚至还有通讯报道。因为这些，我在安徽的时候，还当了作家协会的常务理事。这我印象中

应该是一九九八年的事儿吧。顾炎武说的，“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还是不说这个了，况且这和

佛教关系不大，我就说和佛教看起来相关的吧。

我是在灵山寺出家的，刚出家的时候，对佛教是一无所知。在灵山寺，说实在的，当初呢，

一般是拟出家的，要先进厨房做饭，有些根本就没有做过饭，不会做，老和尚说，有啥不会的，

你瞎好烧熟就行了，又不是让你做（zou）桌。所以那时候伙食可以说是相当的难吃，但老和尚

就那么着吃，不提一点儿意见，你别人咋好意思提？对于老和尚的不提意见，我现在也有心得了，

比如带研究生，给你书目后，有啥可管的？我们天天在一起，你看着我做啥，你跟着学就是了。

还有像写文章，用教吗？看多了依葫芦画瓢自然也就会了，教你反而写不成了，确实这样的。

开始不会做饭，但做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慢慢做得像样了。因为当时老和尚在世，他能够压

得住阵，让要出家的去做饭这样行，老和尚去世后就不这样了。我记得某一位法师刚出家老和尚

让他挑粪种菜，他说要是干这个，我不用出家，出家了我是要学佛的，他就离开老和尚了。现在

灵山刚剃度的也就不再进厨房做饭了。

总体上来说，咱们知道，出家人相对读书是比较少的，近几年北京龙泉寺有研究生，甚至教

授在那儿出家，报纸上都会大肆报道，为啥？因为这样的事儿实在太少，所以值得报道。我当时

出家，在那个年代，相对来说，还算是书读得比较多的，老和尚就给我了《佛学研究》之类的学

术期刊，让我看看。应该来说，这是老和尚教人不得法的表现，刚出家的小沙弥，读这些书确实

是不该的。因为所谓学术，更甚的一些历史学家、文学家等等，他们本质上是啥？意淫而已，中

国的所谓历史学家为了道统选择史实，甚至有修改史实的，文学家在现实中得不到的让书中人物

得到……

一九九二年我到九华山，先是读中国佛学院寺院执事进修班，这个班是半年时间结业，尔后

印普法师的师父海凡老法师让我留在九华山。说实在的，直到现在，仔细回忆一下，好像对我影

响至深的，全不是那时在学校所学的，而且这会儿我感觉到，那时所学的佛理，可以说全是颠倒

的。当然了，我不是在否定当时所学的知识系统，因为若不是当时的所学，我有啥可颠倒的呢～～

这也是当时所学的内容的影响。

我当时学得很用心，也正因为用心，所以学得还算扎实，比如考佛教史，考试后教佛教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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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师说：“虽然卷子是我出的，但真要叫我考试的话，我也考不了这么好。”那时候的考试，好像

没有现在考试这样要先划出范围，先把真题出出来等。当然了，这是学世间学校让学生测评法师、

老师而出现的负作用吧，怕让学生答不出的话，到时候学生给打的分数低。比如像今年测评的分

数，办公室送给我的时候，我觉得打得很不像话。以后我们再琢磨一下看咋改进。那时候我学《菩

提道次第广论》，我是真的把日常法师的录音带子，按照原话，一句句给翻记成文字，呃、啊之

类的口头语我也原样记……正因为我当时学得认真，用心思了，所以后来我才对佛教义理有了困

惑，我才知道要对我们传统的佛教动手术。

我这多年所做的事儿，就是让自己把以前所学的所谓传统佛教，努力地给校正过来，我一直

致力于这个。当然了，阻力很大。于是，我现在通常不跟外界作正儿巴经的直接正面交往。说实

在的，我的性格也确实不合适，以前开研讨会的时候，我是真的研讨、争议，结果能让对方下不

了台——在成都龙泉驿开研讨会时让主办方生气了，方丈和尚说：我开研讨会，提供这个平台，

不是让你来糟蹋我们的。我是认真的研讨噢，咋成糟蹋他们了？这样的大和尚可咋整啊？他临时

决定要把参会者的每人一千块论文发表费取消掉。结果，组织会议的黄先生就着急了，拉着我去

给大和尚道歉。道歉就道歉吧～～没事儿的，我的脸皮儿厚得很。在杭州开会我使得学者去找领

导告状，领导给佛教协会打电话，还真告诉我了……佛教把人等称为有情，这个“情”字儿，通

常说成情识、情感，也可以解释成情绪啊，我让人家难堪了、让人家丢了面子，还不允许人家有

情绪、发脾气？必须允许！

现在我年纪大了，已经是宁打笔墨官司，不给人当面难堪了。而且，打笔墨官司我也得看人，

我一般是在不起眼的地方提一下而不专门写文章给人打笔墨官司。比如说我在讲因明某部论的过

程中间，提一下子哪一位法师、哪一位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不符合佛教义理的。我现在几

乎不专门写一篇论文来跟哪位先生商榷、争议。

对于传统的说法，也就是现在佛教的通说，这些通常的说法、甚至可以说是常识，当然了，

这些常识也只是圈子里头的常识。比如说佛教的空，世俗人不了解，但佛教圈儿里头几乎都知道

的。

转变的因缘

我学的时候学得是比较扎实的，当然了，只是相对来说。我后来又教课，我当时就是讲唯识，

因为当时讲的都是些小论，比如说《百法明门论》、《唯识二十颂》、《八识规矩颂》之类的传统唯

识典籍，后来又讲《入论》等。这些呢，我讲得确实很活泼，在教课法师中，我还算是很受欢迎

的。而且因为当时我还年轻，性格很有棱角——初发心菩萨嘛，大家热情都很高，我见不得不合

书上要求的事情，这就是眼里揉不得沙子。我自己教书是这样，同学们呢，也是刚出家哦，而且

当时我跟他们的年龄差不多，同龄人更容易交流。而且，我现在年纪大了，头发也掉光了，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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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咋样，丑了，其实正当年的时候，我也是满帅的，我是 99年、2000年左右才开始掉头发的，

之前我的相片还很是入眼的。说实在的，现在回头想想，其实那时的所谓交流，是很浅薄的。

现在我跟大家基本上不大交流了，主要是因为啥呢？就是因为年龄差太多了，你们说话我根

本听不懂，咋交流哇？你们在我的心目中，就是我的孩子似的——当初我资助了七个福利院的孩

子，后来干脆就收养了一个，他明年就该大学毕业了。按年龄段你们是一样的。我觉得你们是孩

子，所以，我会包容你们的一切，听不懂就只能包容，你们咋着我都不会计较的，哪怕是错误。

也正因为你们犯错，所以才需要我来教。

当初我教的时候，我确实能够让大家明白唯识到底是啥样儿。当然了，是传统里头的唯识，

当时我不知道那其实是传统里头的唯识而已，还以为那就是真的唯识。

1997年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一个叫李海涛的在苏州西园寺讲课，讲得闹腾腾的，我就

留心了。李海涛是一个少年天才，南阳人，15岁考上郑州大学。河南是一个教育落后的省份，

我们的河南大学，是 1902年创办的，当时叫河南大学堂，北洋时期、民国时候，都是很著名的

大学，那时候和北京的清华学校，现在叫清华大学啰；还有上海的南洋公学，也就是现在的上海

交通大学，这三所学校，号称中国的三大国外留学培训基地。但解放后历次折腾，把河南大学给

折腾完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我们河南还是最好的大学。现在呢，因为地缘关系，郑州

大学超过了河南大学。211啥的，郑州大学进了，河南大学反而没进。李海涛毕业后考上中科院

理论物理所的硕士，后来考上南京大学的博士。博士没有读完发心学佛，就退学了。跟韩老组织

慈氏学会，研究慈氏学。我听说有这么一回事儿，就决定让他到九华山来讲讲。后来呢，他在西

园寺没有讲完，讲不下去了，那就到九华山来讲讲吧。我怕也像西园寺一样糟起来，就让他以讲

座形式来讲，在西园寺讲是像上课一样，时间拖得很长，那样大家能反应过来的，以讲座形式来

讲，这样可以快些，有些人被敲打得还没有楞过神来，已经讲完了，想闹腾也来不及了，人家已

经走了，你给谁抬？这一次讲座他讲了一周左右，我每天去听，确实对我的震动很大，但是，到

现在，我根本就想不起到底是具体什么话震动了我。当时我的困惑和他的讲座有共鸣了，于是我

就到北京，去找韩老问法，说实在的，我在韩老那儿只有极短的时间，后来我们在成都的时候，

宗性法师问我，跟韩老学的人里头我咋不记得有你呢？当然啰，我是直接在韩老家请他给说了几

次而已。第一次我还以为他家里没人，已经下楼出来了，迎面吕新国过来，又把我带了上去的，

这一次我呆到快中午。后来因为我知道确切地方了，和平楼 309室嘛，我就一个人去了几次。韩

老确实是没有闲话，一上来就开始说佛教。

从此之后，我基本上就与传统分道扬镳了。人家问我为啥会这样，我通常说：这些是教理而

不是教义，当然是可以折腾的，有啥关系呢？传统是那样给系统化的，现在我觉得这样系统化更

能让现代人接受，或者说可以更好地弘法。

传统佛教，通常来说，在隋唐时代成熟了，标志就是八宗的建立。但是，咱们应该知道，成

熟就会导致固化，这是凡夫头脑里头的一个固有 bug，取不掉的，要是把这个 bug给消灭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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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圣者了。突破成熟的固化，靠的是啥？坏蛋！当然了，这个“坏蛋”应该加上引号才行。

世间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日本，他的社会自八十年代以来，可以说是停滞不前，为啥？

就是因为他的社会太成熟了。阿里巴巴，它当时要在上海安家，为啥没有成功？因为上海经济秩

序太规范了嘛～～在杭州你可以出奇百怪、张牙舞爪，上海是不允许的，今天税务来查、明天工

商来查、后天又是啥的，还不把你给折腾死啊？香港不也是嘛～～香港当初是咋发起来的？不就

是因为四九年后大陆老搞运动，人们没法了，于是就逃港，而逃的是些啥人？几乎都是胆大妄为

的坏蛋、亡命徒吧～～正是他们让香港发起来的。为啥回归中国后经济停滞不前了？那些胆大妄

为的坏蛋完成了 0到 1突破之后，后来的精英在 1之后一步步地走，使得香港成熟了，一成熟固

化了，所以就停滞不前了。恰好回归大陆，这是时间点上的巧合而已，所以人们把罪责归于回归

大陆，事实上是不恰当的。

对于佛教来说，其实这样的坏蛋已经出了不少了～～盛唐以后，宋元明清的祖师大德，点一

下子，总有数十位这样的坏蛋。最有名的百丈怀海，当时就被称为破戒和尚，是要被开除僧团的。

距离咱们最近的，比如说太虚大师，在世的时候，也不是个好人啊～～一生都在瞎折腾。他在咱

们杭州净慈寺当过方丈，不是当不下去让人家赶跑的吗～～现在说他们是大师，在世的时候谁不

烦他们？好的就说他们是激进，不好的就干脆说他们是胡来。激进和胡来根本是一回事儿！正因

为有了这些所谓的“坏蛋”，佛教才是现在的样子，要不是他们，可能早就泯于民俗中间分不出

来啥是佛教了～～佛教真就整天躺在古书里头睡觉了，这些“坏蛋”是真的菩萨！他们让我们人

世间还能见着有活劲儿的佛教。

我的一点儿想法

我出家已经二十多年了，当然，二十多年也没啥好亮的，像老和尚们那么壮嘴地开口“我僧

腊八十载、我有六十年的戒腊”，这才值得炫耀。就像老人们给写张字儿，他就给注上“时年九

十有六”，这九十六是值得注的，你要是注上“时年三十有四”的话，人家不说你神经病吗？确

实有这么一点儿。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才真的知道了：当年我确实只是学了一堆的知识！这话多年前就有前

辈提醒过，但我真的不懂，我希望大家记取我的教训。不过，我知道，大家其实也不懂，“事不

经历不为知”，但你不懂我也得说，省得多年后你们说我的坏话，因而造下恶业。当然了，我不

是后悔，正因为我扎扎实实地学了那些知识，所以我才知道要超越的到底是啥。咱们也听说过，

“不是为了学知识而学知识”，可听过之后你还是你，还是在学知识，能不能超越这道坎，确实

要看因缘，一辈子越不过这道坎的，大有人在。不过，你也别想走捷径，“捷径尽头是绝境”，老

老实实一步步脚踏实地地走。

现在，我不管大家咋学，你即使是横着学也没有关系，为啥，因为你们现在还处在为学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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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即使这四年里你没有把它学扎实，其实也不要紧。现在最重要的是内心里有所感动，也

就是激发起你的弘扬正法舍我其谁的气度。不然的话，不管你学多少知识，还是会渐渐地忘记的。

知识呢，现在大家的动力可能不足，这我根本不往心里去。按我的经验，学习这个事儿呢，

啥时候都不晚、永远不会晚，到将来需要用的时候再补也来得及，“朝闻道，夕死可也”，有啥呢？

我自己现在所有能拿出手的，其实都是出来学校之后才补起来的。但要是没有气度，过了这个年

龄段，功效就过期了，这时间一去不复返，到时候你就欲哭无泪。

大家的内心深处，都有如来智慧德相，不过是从来没有被惊动，我现在希望你以我们法师的

所讲为助缘，点燃你内心的智慧火花，启迪你本有的智慧种子，唤醒你内心的智慧德相，让他起

用，这样大家就能够一步步走上菩提大道。

补充一点儿生活细节

最后我补充一点儿生活细节的事儿，各位都年轻，凭初发心的热忱，是成不了啥事儿的，要

不然会碰得头破血流的。大家千万不要急于求成。比如说晚上不吃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佛教

确实有过午不食，中国的祖师让晚上药食，这是适合于中国人的体质的，你年轻轻的你不吃饭，

你想干啥？我在九华山的时候我前后还打过三次饿七，我一打饿七，甘露寺的那位老比丘尼大幸

师太就拿着拐棍打我的门，“你想饿死啊～～”我就把她当成我修行的最大干扰。我现在年纪大

了，慢慢地理解老人了。

还有一个早晚功课的事儿，大家一定得拿得起来，“学会香云盖，才能吃素菜”，现在的小师

父一出家，不久就要考佛学院，在小庙呆的时间有些短，就导致了早晚功课也没有拿得起来，在

佛学院我们教了，但这是大班教，不像小庙里师父一板一眼一对一教，小庙里师父才带几个小沙

弥，通常没几个，他能一个个都照顾得过来。佛学院的大班教，常法法师上边儿教，下边儿三、

四十个人学，他没法一个个手把手的。上殿的时候又轮不到你上去敲打，你要是再不主动，四年

下来，已经要毕业了，你也没有打过一次，毕业后到其他地方去，人家就觉得你连基本的日常规

范都应付不来，那咋行呢？所以尤其是实习的时候，说啥尝试寺庙管理，倒真不如先到小庙里，

亲自练练法器之类的，这是出家人最最基本的事儿！管理是能够边干边学的，那是长见识的！而

法器要是一上去不会打，在大庙里，干脆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

另外，还有一个锥心的教训：不要说佛教的坏话。昨天我在博客上写了一段话，很快就删了：

这次两会中国佛教协会某副会长接受采访时说，“僧团信仰缺失，信众凭啥信你”，我就觉得不合

适。年轻人说这话还可以原谅、可以理解，当年我就这样，但我现在知道错了，“想要佛法兴，

除非僧赞僧”，这是祖师们的实践经验，要是在僧团内部、在私下里，有错当然是可以说的，严

厉地指出来，促使他改，明代湛然圆澄禅师有一部《慨古录》，收在藏经里头，那就是他在寺庙

里骂弟子们的话，就像戒律一样，是不让外人看的，可因为入藏了，所以就引起了一些麻烦。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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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的过失公开里说，是极其糟糕的事。世间人都知道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为啥我们要把自己

不好的一面露出来供人品评、议论呢？外面有些人恶意宣扬也就罢了——当然了，有些也不是恶

意，只是糊涂而已——何至于连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也来说呢？若公开场合说坏话，说你自己

的反思就行了，别涉及其他。一定要是说好话，要说大家的好、普遍的好。外边人都说你坏、连

你自己也说你坏，那你就真的完了。

社会上也有这样的教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都说知识分子不如体力劳动者，连知识分

子自己也说自己不如体力劳动者，像著名的鲁迅先生，他的《一件小事》可以说起了极坏的影响，

在那里头他就说他的境界不如人家人力车夫，“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

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

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是被选入中学生课本里头的文章，影响极大。

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他们普遍存在着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自己觉得自

己不如体力劳动者，这想法会影响他们教出来的学生的，他们教出来的学生就也是这想法，学生

再教学生，一代代这么下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发酵、炒作，被社会普遍认同了，到后来知识分子

就成了臭老九，人们一点儿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反而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文革刚结束

的时候，曾有人提出要给教师们涨工资，领导人说，“这点钱国家是拿得出的，但是，不能给你

们涨，为啥呢？因为大家觉得不该给你涨，给你涨就不合适！大家在思想上转不过这个弯来”。

现在佛教也是这样，自己不能老说自己坏，我人微言轻，再加上那时候年轻，说说也就说说了，

现在年纪大了，知道错了，你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是大方丈，说这极不合适。

其他细节之类的，我到时候看见再说吧。接下来要发奖、发聘书，我就说到这儿。

(根据录音整理，有微调)


